
在北方人家的餐桌上，
面食占有很大的比重。而在
所有面食中，饺子的地位始
终无法被撼动。人们之所以
喜欢饺子，是有原因的。俗
话说“舒服不如倒着，好吃不
过饺子”，可见人们对饺子这
一面食的推崇程度。

当一盘热气腾腾的饺子
端上桌，品尝者迫不及待地
夹起一个放进嘴里，最先触
碰味蕾的是那一弯温润软滑
的面皮，接着更令人心花怒
放的是随之而来的那一兜馅
儿香破茧而出。品尝者不禁
微眯起眼睛，享受着面香裹
着馅儿香还有醋香混合的气
味，在口中肆意流淌，那一刻
的幸福感受是其他面食所不
能给予的。

饺子的魅力很大一部
分来自于它的馅儿，这也是
饺子的灵魂所在。但饺子
馅儿有时却并不讲究，豆类
瓜类可以，绿叶菜也能入馅
儿。吃剩的西瓜皮擦成丝
儿行，胖乎乎的西红柿配上
鸡蛋也可以独占一席领地，
不仅吃起来清淡爽口，红黄
搭配的品相看上去也别有
一番“韵味”。尽管饺子对
馅料不挑剔，但真正被大众
赏识的无非是白菜、大葱、
青韭、茴香老几样，它们和
各种肉类一起组成了饺子
界的半壁江山。

包饺子需要提前做些
准备。首先是和面，饺子面
要和的软硬适中。面和好
后还要蒙上屉布饧上一会
儿，利用这段时间就可以打
馅儿了。肉馅讲究用葱姜
水来打，水要慢慢放，聚拢
的筷子头始终顺一个方向
搅拌，待到肉香不断释放出
来，陆续放入酱油、葱花，继

续搅拌到馅料丝丝相连，完
全融为一体。最后再打理
那些配菜，瓜类肯定先要擦
成丝儿，茴香韭菜大葱则要
均匀切成碎末儿，白菜等大
叶菜放入搅拌器打碎即
可。过去没有搅拌器，大白
菜就是放到菜板上一刀刀
剁碎，然后找个笤帚疙瘩把
菜板的一端垫起来，让菜板
形成斜坡，再把白菜碎末用
笼屉布一兜兜包起来，按在
菜板上用力挤压，菜汤便会
顺着斜坡乖乖流淌下来。
挤过汤的白菜末儿放入煨
好的肉馅里，加入少许精盐
充分搅拌，直到肉香和白菜
的清香完全释放出来。

准备工作做完后，饺子
就进入了包的阶段。包饺子
永远都是欢乐的时刻，掌灯
时分，一家人围坐桌前，和面
的、拌馅的，擀皮儿、揪剂儿
的，各有各的分工，忙而不
乱。一边闻着浓浓的馅香，
一边任小而圆的饺子皮在手
中翻转，不一会便“饺”落玉
盘。温暖的灯光下，大家聊
趣事说见闻，除了擀面杖的
轧皮儿声，就是不时响起的
一阵阵欢声笑语。

包饺子有些讲究，有人
喜欢大馅饺子，喜欢往里拼
命填馅儿，但这样“挤”出来
的饺子容易囫囵个儿，东倒
西歪；还有一种形状似元宝
的饺子。这两种饺子犯了
同一个毛病，都在品相上丢
了分。而捏饺子就弥补了

前面两种包法的缺陷，它两
头封口儿，一溜碎褶儿，捏
出来的饺子个个呈月牙儿
状。摆在盖帘儿上，横成排
竖成列，像极了婴儿娇嫩的
小脚丫。这样的月牙儿饺
子即便煮熟入了盘，也依然
顺溜软滑不变形。
“赶饺子下锅”也是一门

学问，饺子要依次排队下锅，
次序乱了容易粘在一起。饺
子要用勺子的背面沿锅边顺
一个方向推着走，为防溢锅，
煮饺子需要时不时“点”一些
清水。锅开了，有胆大的饺
子不断涌上来，冒个头后又
一头扎回锅底。饺子汤也不
甘寂寞，像奔涌的温泉水，转
眼就漫到了锅边，沸腾着要
溢出来。这时候用不着慌
张，只需舀一勺清水浇上去，
锅立刻就从沸腾变平息。但
只消一会儿，那汤又会翻滚
上来，但只需重复几次上面
的操作，直到饺子煮成一个
个“肉”色，就可以关火，笊篱

下锅，热腾腾的饺子就“扑楞
楞”地落进了盘里。

吃饺子需要一点仪式
感。一盅小酒，几芽蒜瓣，
醋也不能缺席。轻轻咬开
饺子的一个小口儿，立刻就
有一道油汁流淌出来，蜿蜒
汇入醋碟后，浮萍一般漂起
一圈圈油花儿。这会儿谁
还能按捺得住呢，赶紧“哧
溜溜”顺滑入肚，顿觉通体
顺畅，满口溢香。明明已经
有饱腹感了，可似乎觉得还
没有吃饱，虽然一碗热乎的
饺子汤已经下肚溜完了“缝
儿”，但还是忍不住再捏起
一个饺子扔嘴里。

饺子的妙用有时就是这
么神奇，当你拖着疲惫的身
体或是情绪不佳地踏进家
门，一眼落到案板上白花花
雪一样的面粉时，内心顷刻
间就会被软化；特别是看着
月牙一样的饺子小巧玲珑地
排列在盖帘儿上，煮沸的锅
里饺子欢快地浮上来又落下
去，纵有天大的不愉快也会
瞬间烟消云散。热气腾腾的
饺子不仅能果腹，还能给人
传递一种温暖和幸福，以及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人们之所以喜欢吃饺
子，大抵也有这层含义吧。

饺 子
付振强

“江西诗派”是指以黄庭坚创
作理论为中心而形成的诗歌流
派，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有正
式名称的诗文派别。“江西诗派”
的开山鼻祖黄庭坚生于书香门第
之家，1066年乡试获“乡元”，即第
一名。次年便考中进士，为三甲
榜首。

黄庭坚虽为“苏门四学士”之
一，但他和苏轼的交往却是从“唱
和”开始的。大约在1078年左
右，黄庭坚就给徐州任上的苏轼
写信，并奉寄两首诗文。信是著
名的《上苏子瞻书》，表达了自己
对苏轼的仰慕之情以及“乐承教而未得”这种想投入
师门的愿望。诗则是《古诗二首上苏子瞻》，后世对
它们的评价是托物引类意远情长。

实际上在此之前，苏轼就已经“尝见其诗文，以
为超轶绝尘，独立万物之表，世久无此作”。（《宋史·
黄庭坚传》）从苏轼的回信中，我们大概可知黄庭坚
的岳父和舅舅都是苏轼的好朋友，他俩在苏轼面前
极力推荐了黄庭坚。

然而，第二年苏轼便因为“乌台诗案”被捕入
狱。虽然两人当时还没有见过面，但他们的唱和之
作让黄庭坚自然也成为调查对象。黄庭坚本来完全
可以置身事外，但却力挺苏轼，还说他是了不起的
“忠君爱国”的文人。最终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
使，挺苏的一干朋友按照职务大小分别被处以“罚
款”。宋朝所谓的罚款是罚实物“红铜”，副宰相张方
平等大官被罚红铜三十斤，司马光、黄庭坚等被罚红
铜二十斤。

后来，高太后以9岁新皇帝宋哲宗之名把苏轼
召回京城。至此，黄庭坚才和苏轼见上第一面。此
后三年左右时间，二人以及其他的苏轼门人，经常
聚在一起切磋诗文，鉴赏书画。从现存的黄庭坚诗
文中不难看出，这段时间大致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
日子。
“苏黄米蔡”是公认的最能代表宋朝书法成就的

四人合称，即苏轼、黄庭坚、米芾和蔡襄。据宋代《独
醒杂志》卷三中记载：“东坡曰：‘鲁直字虽清劲，而笔
势有时太瘦，几如树梢挂蛇。山谷曰：‘公之字固不
敢轻论，然间觉褊浅，亦甚似石压蛤蟆。”鲁直是黄庭
坚的字，山谷道人是黄庭坚的号。意思是，苏东坡笑
黄庭坚的字犹如“死蛇挂树梢”，黄庭坚则调侃苏东
坡的字如“乱石压蛤蟆”。

1101年，苏轼回归途中逝世于江苏常州。黄庭
坚闻讯后，立即在屋里悬挂苏轼的画像，每天穿戴整
齐，毕恭毕敬地向画像焚香行礼。此后，但凡有人将
他与苏轼相提并论，称“苏黄”。黄庭坚都会立即起

身离席，说自己是东坡先生的学生，切不可
没大没小。

从历史资料来看，黄庭坚一直把苏轼
当做自己的老师看待，而苏轼则更多地把
他看成是自己的朋友。两人的师友之情堪
称“神仙友谊”，一直以来都是后世君子之
典范。

﹃
苏
黄
﹄
师
友
情

程

醉

责任编辑：宋 昕 陈 颖 副刊专刊部电话：23602873

2024年2月2日 星期五

17副刊

以前，村里有电视的人
家寥寥无几。1990年除夕，
我带着新婚的爱人回乡下老
家过年，把新买的电视机也
带上了。在小院里，我和弟
弟架设天线，反复转动方向，
调频道选台，终于捣鼓好了。

左邻右舍、前巷后巷的
人听说我家能看春晚，都早
早吃过年夜饭，陆陆续续来
我家“蹭”电视看，不大的小
院子挤得满满当当。我小弟
见人太多，嚷着要卖票，惹来
了我妈一顿臭骂：“都是乡里

乡亲的，大伙儿过来看电视，
就是图个热闹。你竟要收人
家的钱，真是钻进钱眼了！
传出去还不被人笑掉大牙，
被唾沫星子淹没！”她逼着我
们把电视机从堂屋搬到了院
子里，方便乡亲们观看。

记得那时的春节联欢
晚会节目非常精彩，相声

《学唱歌》、小品《相亲》逗得
人们开怀大笑，歌曲《好大
一棵树》《前门情思大碗茶》
《黑头发飘起来》等，又让人
激情满怀……因为还要回
家守岁，大人们都陆陆续续
回去了，剩下几个娃子还在
咧着嘴儿，看得津津有味。

我们不仅要守岁，第二

天大年初一还要早起，我要
带着刚过门的媳妇，给爷爷
奶奶、叔叔伯伯拜年啊！这
些小孩子不看到电视现出雪
花不算完，又不好意思撵他
们，这可怎么办呢？还是爱
人分给每个孩子两块糖，又
在每人口袋里装了两把瓜
子，孩子们这才离开了。

孩子们走了，可东邻三姑
家和西院二哥家的狗狗大黄、
二黄和小黑，还赖着不走。我
从年夜饭的剩菜里，挑了几块
骨头，把它们“请”了出去。

蹭春晚
刘琪瑞

一进腊月，母亲便开
始忙年，主要是忙过年时
的吃食：蒸年糕、炒糙米
制米糖、切薯片晒薯条、
炸圆子麻花、包粽子……
做吃食的过程，非常辛
苦。年糕要一笼笼地蒸，
米面要一箱箱地焖，糙米
要一锅锅地炒，
薯片要一刀刀地
切，圆子麻花要
一个个地揉扭，
粽子要一个个地
包……量越大，
耗 费 的 时 间 越
久，人越累。

虽然忙年很累，但母
亲的心情是愉悦的。当
亲戚朋友过年来家里做
客时，端上自家做的吃
食，既是待客之道，也是
展示手艺的机会。尤其
在得到称赞和好评时，母
亲更是心花怒放。

每年春节，母亲最

高兴的时刻就是十多个
侄儿一起来给她拜年，
她会把所有自制的吃食
端出来让侄儿们吃个
够。他们都很喜欢吃，
其中有几个人嘴巴特别
甜：“小姑做的吃食样样
都好吃。”“比我母亲做

得好吃多了。”母
亲听后甭提多高
兴了，侄儿们离
开时，她一定会
给每个人打包一
些吃食带走。

除了侄儿们，
我 们 兄 弟 姐 妹

也喜欢吃她做的吃食，
这是母亲忙年的又一
大动力。她同所有的
乡村母亲一样，年年腊
月都要忙年，不知疲倦
无怨无悔。

忙年是一种热爱生
活的美好仪式，忙的是团
聚、是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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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的时候，在运河拐
弯处的套堤一侧，有两间土
坯碾房。当时村里还没有
电，人们日常吃的米面等粮
食都要靠推碾子来完成。

运河边上的那盘石碾，
要供全村几十户人家使用，
忙碌是必然的。于是，就有
人半夜一两点钟起来抢占碾
子。有的放一捧粮食，有的
放一把笤帚，有的放一个簸
箕，还有的放一件衣服。

推碾子需要两个人一
前一后地推着碾棍，一边推

一边拿着笤帚，扫那些挤轧
到碾盘边上的粮食，不时地
用手指在碾过的粮食上划
沟沟，碾平了，接着再划，直
到完全脱壳为止。推碾子
时还要随时观察，粮食放多
了碾的粗，放少了就碾的
细。技术差些的会有碾不
净的谷壳，或者碾碎了的米
仁。碾完的粮食还需要一
遍遍地过筛，然后再用簸箕
簸。因为需要用力均匀、簸
动适当，就由有经验的妇女
来做。大人还要经常嘱咐
孩子，不许在碾房里大小
便，多累也不许坐在碾盘上
休息。

我小时候经常帮大人推
碾子，深知推碾子是很苦很
累的活儿。有时夜里推碾

子，手抓着碾棍，身子跟着
走，人却打起了瞌睡。待回
到家，顾不得洗脸，脱衣服，
倒头就睡。那些年推碾子可
没少占用我的时间。推碾子
时若有伙伴来找我玩，只能
站在一旁等，等得实在不耐
烦了，就干脆和我一起推碾
子，推得太快了，有时就把后
面的人甩出碾道，引起一阵
顽皮的嬉笑。

裹小脚的老太太也会
来帮忙。拳头大的小脚，踩
在地上发出笃笃笃的声
响。有的小脚老太太颤颤
巍巍地用笤帚扫碾盘，跟不
上前面推碾子人的脚步，就
插档子进碾道扫几下，然后
退出来，那场景现在想起来
还历历在目呢。

碾房里有各色人等，就
有各种声音。有温情的家
常，有为占碾子而发生的争
吵，有女人们东拉西扯的闲
谈，还有议论村里琐事的流
言蜚语。

后来，村里有了电磨，
人们就很少光顾那两间土
坯碾房了，久而久之，碾房
就在风雨中坍塌了，如今，
连痕迹也找不到了。但我
回忆起当年推碾子的情景，
还是很留恋那种生活味道
的，因为那是一段生命中的
记忆，一段浓浓的乡愁，一
杯满满的乡情。

碾 房
杨伯良

人生的旅程就
是这样，用大把的
时间迷茫，在几个
瞬间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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